张盈盈 :南京大屠杀70年反思――纪念我们的女儿张纯如

我和我丈夫都是在日本侵占中国时候出生的。从1937到1945年,我们的父母忍受了八年的對日战争,亲历了一幕幕可怕的战争悲剧。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这些故事传给我们,我们也把它们讲述给我们的孩子聽,包括我们的女儿张纯如。

我是1940年在重庆出生的,重庆是当时战爭期間的首都,那正是战争最残酷的时候。

最艰难的一年是1937年:日本侵略者侵入首都南京,南京惨遭大屠杀,往后几年日本武力占领了中国其他几个大城市。

中国政府撤退到重庆,重庆日夜都遭到炸弹轰炸。当时母亲正在医院准备分娩,如果不是母亲幸运地躲过了投在医院的炸弹,也就不会有我了。

我的父母和姐姐在日本侵入南京沦陷的前一个月逃出来,父母逃亡了几千里路,经历了可怕的空袭,最终逃到重庆。

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一路上亲历的种种可怕的场景,那些被日本炸弹破坏的惨状。那些震撼人心的大破坏和大毁灭,父親常常在饭桌上不断地告诉我们,因为那些已經深深地嵌入了他们的脑海。

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又立刻陷入内战。为了躲避战争,我的父母带着五个孩子又逃亡了几千里路。我们先到西南部的贵阳,那是我父亲的家乡,然后又去了广州,最后在1949年我们到了台湾定居。

在我小学六年中,我上了八个不同的学校。我的父母和我丈夫的父母,他们这一辈人的生活,都被残酷的战争和留下的可怕记忆改变了。

作为这两次残酷战争和黑暗政治的见证人,我和我丈夫的父母都支持孩子学习科学作为今后的职业。我和丈夫在1962年双双幸运地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因此有机会来到美国继续深造。1967年,我们分别获得了哈佛授予的物理和生物化学的博士学位。

毕业后,我们来到新州在普林斯顿做博士后。我们的女儿张纯如在1968年出生了。

接下来我们获得伊利诺大学教职工作,举家搬到伊利诺州的Urbana,在安宁的中西部小镇安居下来。在全家最亲密的晚餐交流时候,我们给孩子讲我们父母在战争中的经历和他们的历史故事。这些悲惨的故事影响着孩子们的心灵。

纯如却是一个对此显出特别兴趣和好奇心的孩子。我们从来没想到这些饭桌上的的谈话资料会帮助她著成她的书«南京大屠杀――二战被遗忘的历史»。这本成为国际畅销书,并成为唤醒人们良知的书。

她在写此书期间,我们尽可能地想盡辦法從各方面给她提供资料,这段历史是如此的重要,因为它是我们的父辈那一代在战争中经历的生与死,国家存与亡的挣扎。

纯如写著这本书期间,从构思到完成,所有研究,写作和修改都成为她每天的生活中心,也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在 写作期间,纯如废寝忘食地进行研究,经常和我们讨论历史证据和个人资料,这些资料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了解中国那段历史。

尽管我们广泛听说了日本帝国军队在1937-1938年期间在中国和其它地区所犯下的暴行,但我们不知道许多细节。

比如说,我们从没有听说过当时在南京有一个安全区(Safety

Zone),这是当时在南京的几个西方人建立的,他们冒着危险和重重困难坚守在南京,在日本种族灭绝计划活动中建立了这个防区。

在纯如进行研究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这几个来自欧美的英雄和他们的事迹,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几万名中国难民的生命,让这些难民逃离了死亡、强姦、折磨和摧残。

当纯如去耶鲁大学的神学院图书馆查询资料的时候,她惊奇地发现了很多大屠杀的手稿。那兒有大量的书信、日记、报告和其它资料,是由美国的传道士、学者、记者和其他人在南京大屠杀时候記录下来的。

但是,过了半个世纪,她竟找不到一本这方面的英文专著来记录这段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的历史事件。有一天,纯如在读一个美国传教士及教育家写的日记的时候,实在无法克制自己,她哭了起来。

这位传教士叫Minnie Vautrin,在伊利诺州的Secor出生,像纯如一样,他也是伊利诺大学毕业的。纯如告诉我们Minnie

Vautrin当时就擔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代理校长,她的日记非常生动和惨痛地记录了她在南京期间亲眼目睹的中国人民被杀戮,妇女被强姦以及其它暴行。

因为她令人敬仰的勇气,人文主义精神和坚韧,她从日本士兵的手中拯救了上千名中国妇女和儿童免遭强暴和虐殺,帶著他們躲入安全

区。但是,当她回到美国后,她自己却遭受身心憔悴和精神衰竭的折磨而自杀。

1995年夏,纯如到了南京,去采访了好几个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受害者,获得了第一手资料。这些第一手资料都一一证实了纯如在档案馆中所见到的日记、信札和报道的记载是正确无误的。

1996年,纯如找到John Rabe的外孙女,John Rabe是德国商人,是1937年南京安全区的负责人。John

Rabe也是纳粹成员。纯如惊奇地发现John Rabe的外孙女拥有她祖父的一些日记、报道和原始资料。

John Rabe的日記已经被翻译成英文、中文和其它一些国家的文字。日记记录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37-38年间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承认这部日记的价值,并被视为第一部翔实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最可信证据。

纯如在她的书中,从三个不同角度叙述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日本军队在南京的暴行,中国受害者受到的戕害,欧美国家组织的安全区拯救上万中国人民的事迹。

被保护的中国人都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包括妇女和儿童。«南京大屠杀»除了揭露了战争的暴行,还揭露了日本惊人的掩盖事实的行

徑。

我们一直没有意识到,直到纯如的书写好,才知道日本利用美国和中国的沉默,试图掩盖整个屠杀的历史,欺骗大众的良知,剥夺受害者在历史上的正确地位。

主要使日本掩盖这一暴 行的力 量来自政治上的利己主义。

二战刚结束,美国面临来自前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的威胁,所以重建战后的日本---从前的敌人,来抵抗日益增长的共产主义势力。

共产革命后,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想争取与日本贸易并得到国际上政治承认,双方政府都选择不强求日本索赔和承认罪行。结果导致近半个世纪世界忘记了南京大杀和日本的暴行。

在日本,右翼极端保守分子力图漂白和否定这段历史。右翼分子有意混淆二战历史的重要性,修改教科书和控制媒体。极端爱国主义分子让参加过二战的士兵保持沉默,禁止他们对公众表示忏悔,右翼分子还对学者、记者和历史学家作出用言语侮辱甚至人身威胁。

日本政府的做法和战后德国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德国赔偿了二战期间纳粹党建立的第三帝国犯下的罪行,包括屠杀犹太人等。德国不仅作出了上亿美元的赔偿费,并且通过立法撰写这段残害犹太人的历史,加入学校课本。德国政府和人民都承认纳粹的血腥行为和战争罪行,作出了真诚的道歉并赔偿战争受害者。

70年过去了,日本政府仍然没有做出真诚的官方道歉,也没有对受害者作出任何赔偿。

70年了,南京的记忆仍然萦绕在中国和日本。

最近一次日本对历史的否定激怒了中国和亚洲其他一些国家,被国际媒体所谴责。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无视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呼籲,屡次参拜放置了14个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毫无疑问,参拜靖国神社伤害和侮辱了战争中的受害者,包括中国,韩国和其他国家。玷污了中日关系。

2005年,日本修改教科书掩盖二战在南京的历史事实,这一行为震怒了中国。

同年,反对日 本修改教科书呼声引发中国和其他国家组织的百万人签名行动,呼籲联合国禁止日本进入安全理事会席位。因此日本想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员的梦想成空,此成为日本拒绝承认二战罪行的代价。

纯如的书是让全世界了解这段历史,因而促进这个运动背后的力量。

2007年,新上任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几次提到战争中的性奴隶,美其名曰"慰安妇",不是日本政府强迫征召。而二战诸多的史料和个人见证,来自韩国,中国和其它亚洲国都直接证实安倍晋三的欺骗公众的言论。

他的言论激怒了亚洲以及世界人民。许多观察家反對他的言论促进了美国国会121条通过。

(即要求日本承认并给予被迫征召为性奴隶的妇女道歉并作出赔偿。)观察家认为121导致了安倍晋三最终政治生涯的终点。

南京大屠杀只是日本在中日 战争中许多暴行中的一件,这件浩劫持续了14年,从1931年日本侵入到1945年战争结束。

除了南京大屠杀,执行性奴隶制度,日本军队还应用生化武器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实际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统计仍然在不断增加,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在这场人类浩劫中真正的死亡人数。这种种恐怖,野蛮的罪行不可能在中国以及亚洲国家的记忆中轻易抹杀。

在纯如的书中,她引用了George Santayana的话:"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的确,如果日本民族不能承认过去,继续拒绝承认历史,将会影响日本在亚洲和世界国家中的信誉和地位。最终这种否认扭曲历史只会伤害日本人民。

大江健三郎是日本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说:"日本必须向侵略过的国家道歉并作出赔偿。这是最基本的条件。很多有良知的日本人会这样做。但是有些保守派和官僚以及一些商业领导人却拒绝。"我真诚地希望日本沉默的大多数可以有勇气走出正确的一步。我也希望他们共同的良知可以唤醒日本政府领导人,使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可以达成一致的共识,这是唯一条在亚太地区通往正义和平的道路。"

遗憾的是纯如已经不在了。我的丈夫和我决定把我们的有生之年投入到她未竟的事业中去。我们接过她手中正义的火炬,成立了张纯如纪念基金会,为了捍卫世界和平與人权。

在2003年Robert Birnbaum访问纯如时,她说:"对我而言写出具有全球意义的主题是重要的事情。其中最有意义的事之一就是主持正义的主题。每当我看到对人民不公正的事的时候我就感到很大困擾和不平。"

纯如热心地投入到全世界反对社会不公正和为人权而战的事业中。

为了纪念她,我们拟定了张纯如纪念基金会的宗旨,就是要教育公众认识到历史的重要性,唤起人们对黑暗悲惨历史的警醒,支持年轻一代在美国对二战的教育和研究。纯如相信只有通过历史真相才能巩固公正,捍卫人权不再重复历史的错误,为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

失去如此一个美丽、聪明、有爱心的女儿,没有人能想象作为母亲的我的悲哀心情,每当想起纯如,悲痛就会吞噬我,但是我为她骄傲,为她一生为人类做出的贡献自豪。

她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她永遠是我们心爱的女儿。她總是盡一切努力把工作做好。她永遠充滿活力,她很健谈,她不仅可以写,也很能運用語言表達。她是一个让你不会感到枯燥的人。有些人说她很严肃,其实她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她总抱着好奇心,她一直保持着天真单纯的心。纯如是复杂的,但也是简单的。1998年六月,在她的母校伊利诺州Urbana高中,她在接受了Max

Beberman 奖时对高中毕业生们说:"请相信一个人的力量。一个人在世界上可以做出让世界刮目

的事情。一个人,实际上是一个主意,可以引发或结束一场战争,或改变整个世界的局势。一个发现可以治愈一种疾病或者一个新的科技可以造福或者灭绝人类。你们作为个人可以改变上百万人的生命。从大处着眼。不要禁锢你的视野也不要轻易放弃你的梦想......"

纯如是我的女儿,也是我的良师益友。她为正义和和平而战的使命现在也成为我的使命。

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Maya Angelou的话一直在我脑海中闪现:"尽管痛苦的历史不可能改变,但如果我们用勇气面对,它将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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